我看电影《夺冠》--从振兴中华到中国梦的缩影（作者：梦晨）


我看电影《夺冠》

--从振兴中华到中国梦的缩影
作者：梦晨

二〇二〇年十月六日下午，我独自一个人在家附近的电影院观看了由中国香港导演陈可辛执导的电影《夺冠》（原名《中国女排》）。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该片由新春贺岁档延至国庆假期公映，终于得以同观众见面，让人期许满满。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该片传递出的正能量不仅仅是“女排精神”本身，而是一代国人从振兴中华到如今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一段历程。
《夺冠》讲述从一九八一年到二〇一六年间中国女排的辛酸血泪与变革的体育大片。截至十月七日十七时二十八分，猫眼实时见证了该片总票房破六亿的时刻。虽然在人物还原上引发些许争议，对于郎平的剧情占比也有不少讨论，但仍能窥见中国女排随同中国在时代洪流中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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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此片后，我与一位在上海报业集团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交流时，他告诉我，中国女排首次夺冠是在一九八一年，在日本东京代代木国立综合体育馆，与日本队在第五局15比15时，队员周晓兰连续两次拦网成功，17比15拿下第五局。即使这场比赛，以孙晋芳为队长的中国女排不能拿下，以积分计，中国女排也是冠军。

中国女排崛起于改革开放初期，是国家崛起的缩影。以奋勇争先的拼搏精神、永不言败的顽强斗志、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等为主要构成的女排精神是中国体育的一面旗帜，更是整个国家锐意进取、开拓奋进的精神动力。在今天，女排精神仍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与时代价值，值得艺术家进行弘扬。

该部影片中引用了当时还是黑白电视机的年代，街头巷尾一群群人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女排比赛的场景，电视机中响起了一代人熟悉而又富有磁性的的解说员宋世雄的声音，那激情澎湃而铿锵有力地解说，也让我联想到定居澳大利亚多年我的已故忘年交王恩禧老师生前在他的《人间闲话 闲话人间》文章中所写到的有关中国女排的内容。他作为澳洲国家广播公司澳洲广播电台特派洛杉矶记者，报道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亲眼目睹和经历中国女排荣获“三连冠”的激动人心时刻。广大华人球迷听众更是对“澳广”连续不断直播中国女排首次“三连冠”的历史盛况，胜过尚不具备现场直播技术的中央电视台的简短转播而赞誉有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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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电影切割出三个不同时点，一九八一年夺下第三届日本世界杯冠军、二〇〇八年在北京奥运主场败给美国、以及二〇一六年里约奥运击败东道主巴西，重返荣耀，而这跨越三十五年的时间线，则由对中国女排带来巨大影响的郎平与陈忠和作为主轴串起。

《夺冠》开场的时间点是一九七九年，随着当时还是陪练球员的陈忠和推开训练基地的大门，映入眼帘的除了简陋的场地设备，以及一颗颗迎面飞来的排球之外，墙面上“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时刻备战第三届日本女排世界杯”的标语，也说明了这时代中国女排的主轴和使命。

当时中国刚宣布改革开放，但面对飞速发展的世界，起步落后的中国惊觉其与外界的巨大差距，也被强烈的羞愤与落差感所垄罩。就如同电影中女排教练的感叹：“第一次带队出国时我傻了，冰箱、彩电、空调，我没见过，那一宿我真的没睡觉，中国真的太落后了，我们怎么办？”因此，中国亟需一个让世界看见自己的机会，作为能展现国力的体育竞技，也成为了重建民族自信的契机。

但中国当时百废待兴，不论是硬设备或训练方法，都无法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肩，因此更严苛、甚至近乎残忍的训练内容，便成为中国女排的唯一出路。电影花了极大的篇幅描述“老女排”在艰困的环境下咬牙苦撑的过程，以及战胜日本夺得冠军时，中国民众的欢欣鼓舞，观众都能感受到，那些浴血奋战的中国女排球员不是为了自己而打，比赛更不仅仅是只是一场比赛，而是背起“振兴中华”的重任，成为国人的精神依托。

电影中的第二个时间点是二〇〇八年，此时的中国当然比一九八〇年代更加富强自信，中国女排的实力也在各种国际赛事中得到认证，然而在北京奥运会的失利，尤其是败给了由郎平带队的美国女排，无疑为中国女排敲下了一记警钟。

此一时期的中国女排虽仍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但球员伤病不断、青黄不接等隐忧已逐渐浮现，另一方面，官方沉浸于过往佳绩，并未意识到训练方法过于陈旧，跟不上国际潮流等问题也成为一大弊病。片中郎平在接手中国女排教练后提出全面改革计划，包含扩大球员筛选、引进外籍教练等项目，遭到在场官员反对，认为中国女排“五连冠”也仅仅是六、七个队员轮替，靠着向心力打遍全世界。郎平听完仅回复了一句：“五连冠，一九八六年，二十七年了”，意味着时代变迁下，中国女排已无法仅靠“民族情怀”悬住一口气。

从土法炼钢走向更现代化与科学化的训练方式，当然是中国女排改革的第一步，也代表着中国不再满足于现状，要跟随时代不断演进的决心。但另一个问题，当中国已慢慢走出自卑与落寞，对于“提振中华民族”也不再有如此强烈的渴望与使命时，原本的“女排精神”又该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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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一个片段让我印象深刻，很生活化。郎平的一句“去谈恋爱吧！”，让女排队员们开心得一哄而散，仿佛重新蓄满了能量，影厅的观众也跟着乐出了声。”这样充满生活质感的细节处理一下子拉近了观众和角色的距离，也让这群花季女孩的形象更加鲜活，因为这一代的女排队员们不能只有训练，而没有自己的生活。
片中的女排教练陈忠和在改革时期，有多名队员主动离队时向郎平抱怨道：“有人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有了。拿了世界冠军又怎样？大家还会像以前一样跑到街上又跳又笑吗？不会了。”显然他对现时的中国已逐渐遗忘当初的“女排精神”感到深切的遗憾与失落，从新旧球员在训练时爆发的矛盾，也能看到在不同世代间对“女排精神”早已有了相异的理解。

但这未必是件坏事，当国人不再为了夺冠而又哭又笑，并不代表他们不再追求荣誉与尊严，而是不会被一次的失败击溃了自信。“你为什么要打排球？”，这个对“老女排”而言没有闲暇思索的问题，对新一代的球员却是最核心的叩问。当国家及民族不再需要球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时，“女排精神”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再仅仅是为了“他者”而活。

因此《夺冠》的后半段，也就是二〇一六年里约奥运前的准备，几乎都是郎平与球员之间的心理构建。其依然表现出极其浓烈的民族与家国情怀，但表现方式有别于前段在特殊背景时，那种团体“牺牲式”的爱国，而是走向了个人的自我追寻。要荣耀祖国的方式很多，不是只有身在国家队一途，球员也不该人生只有排球，当每个人都拼尽全力的实现自我，国家自然会因此而强盛，不须再以“振兴民族”为捆绑，纠结于那一场两场的胜败。

“女排精神”或许确实变了，因为民众早已过了那个在混乱迷茫的当口，他们不再需要如此藉由集体才能找到方向，女排选手也不必再以集体的荣誉和民族信心，作为必须“夺冠”的唯一理由，而是能够追随内心的声音，为自己所爱的事物全力拼搏。然而不变的是，不论老女排或新女排，甚或是不是排球员，“不论输赢、拼尽全力，将失去的分数一点一点追回来”，依然是贯彻始终的“女排精神”。

姑且不论戏里戏外的纷争，抑或剧情铺排上的问题，《夺冠》依然算是以不错的娱乐效果和手法表达了对于“女排精神”的诠释，也呈现了中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变迁的缩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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